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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来接，风也来接。
我已经眺望到了春天。
诗句来接，歌曲来接，我已

经濒临春天。
春天是谁也要去爱的那一

半，比如：河里的涟漪是波浪帮
助天空养育星辰；再比如：蓝天
上的白云是大地寄存在天空的
白色绸缎。

点石成金的鸟鸣，深山用回
音朗诵。

像鸟鸣一样，春天，我会到达
我最好的时候，我也会遇到最好
的人，我们眼眉低垂，灵魂向上，
并在花香中相逢、交谈、恋爱。

春天，尤其是春风拂面的时
候，我们都会被一种光晕抱着，那
么柔软，那么丰富，那么幸福。

春天是一缕缕情丝，是一个
个人的内心。

我遇见风在呼喊

我遇见风在呼喊。每天都在
期待，每天都是好日子。

比如：阳光铺开，有着丝绸
般的温存。

比如花朵，似乎都长满心
思，也饱含仙气，活得异常滋
润，像是女儿，你怎么看怎么
喜欢。

这些花朵，当你叫出它们妖
精般的名字时，还会安排更多的
妖精一起喊叫，它们几乎都像是
沉醉，经常魂不守舍，像是内心
起火。

它们没说一句话，也会应答
者众。

花朵澎湃、喧响，自己升华
的同时，享受着自己的身世。

有的花朵也有点羞涩，怕被
看见却又不断放出火焰。

有的花朵甚至可以瓦解时
间，并抵抗住了所有的饥渴与
寂寞。

从没有一朵花是多余的

好多精灵，一遍遍芳香我，
诱惑我，让我一次次地从人间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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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又一次次地在人间重生，
或复活。对我而言，从没有一
朵花是多余的，这至纯至美的
事物，只一朵，便可将我完整
地包容。

失意的时候，总会有一朵
无比新鲜、芬芳的花朵在我身
体内外轻轻绽放。

尤其是在春天，我往往
走得很慢，风将蝶翅吹软，
这时，一朵花唇角轻扬，给
出它眉间恰到好处的甜，这
时，我身后漫山遍野都是闪
光的欢喜。

不止是花朵，乡下随便一
个点缀，就是一幅画卷，比
如：屋后几竿翠竹，栉风沐
雨；窗下一丛小花，招蜂引
蝶；篱前一个羞涩的女人，人
面桃花。

再比如：一条小河，一
湾小小的荡漾，饱含对人类
无微不至的关怀；草木是那
种无所顾忌的绿；风随意触

动某个音符，都会惊起一只
鸟雀的耳朵。

山涧带着乡村和晚霞飞动

一条山涧，是小女孩一样
的欢快。幸福、美丽、干净。

通过它细长的蜿蜒，我到
达一朵花前，不是一朵，而是
一簇。

花丛，从来都是我一个人
的神，那芬芳的一切，我确
信，肯定会在芬芳中。而且肯
定一律带着晶莹的朝露。翠绿
的群山和我一样，久久地蹲着
身子。

火红，从来就是不熄的喧
闹，山间可以寂静，我却看见
火红外围的一切，比如草木、
比如石块，都在收拢肢体或者
故意退回身躯，貌似休憩，实
则是陶醉。

一条山涧，一条微红透明
的龙，无声、强劲，每天带着
乡村和晚霞飞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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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城 小小说

我是省城一家上市公司的业
务经理。为了开展业务需要，公
司给我配备了司机张三、助手李
四。司机张三载着我和助手李
四，经常奔波于省城下边的各市
县开展业务。

我养家的主业是业务经理，
第二职业还写小说，获过几次国
内大奖，在省内圈子里也算有些
名气。因此，在省城下面各市县，
也有一些崇拜我的铁粉。

认识董林，是在丹城出差。
那天，跑完一个业务之后，时间已
至傍晚，我接到丹城作协关主席
的电话。关主席电话里说，今晚
本地的一个叫董林的作者，他读
过你的小说，特别喜欢，今晚要请
你吃饭，希望你能赏光。

我电话里说，赏光谈不上，以
文会友倒是让人愉快的一件事情。

晚上，到了一个农家饭庄，进
了包房，已有五六人在座。关主
席与我寒暄之后，拉着我的手，指
着他身边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
说，他就是董林，是我们丹城文化
局的秘书。

我打量了下董林，瘦高个，白
净脸，长发，戴着近视镜。

董林近前握了我的手，说，老
师您好！我刚写小说，以后请您
多扶植晚辈！

之后，关主席又分别给我介
绍了在座的几位朋友。闲聊中，
菜上来了，清一色农家风格：一大
盆炖大鹅、烀苞米、烀土豆、烀茄
子、大葱、绿辣椒、干豆腐，还炸了
一碗农家鸡蛋酱。

我们开始喝酒。那晚上的酒
没少喝，在董林的左一个“老师”，
右一个“老师”的劝说下，我干了
多少杯都不知道了。

据张三、李四后来告诉我，那
天晚上回宾馆，我上楼梯都上不
去，是他俩把我扶上去的。这样，
就认识了丹城的文学青年董林，

从此，我们开始有了交往。
后来，董林从邮箱里给我发

来几篇他的小说，我认真阅读后，
觉得董林的小说创作有些潜质。
不足之处是，小说在结构布局的
处理上缺少一些经验。

我给董林打电话，谈了一些
我读他小说后的看法，并对小说
提出修改意见。应该说，董林创
作的悟性极高，对小说的修改把
握十分准确到位。经我推荐，董
林的小说开始相继在省内外的一
些文学期刊上发表。

许是出于感激，董林和我越
走越近，称呼也由原来的老师改
为大哥了。每次从丹城到省城出
差，都要到家里来看一看我，有时
还给我带来一些粉条、蘑菇、农村
笨鸡什么的。

董林每次来省城，我都要把
张三、李四喊来，在我家楼下的一
家小酒馆喝酒。喝酒时，聊各种
话题。一次，酒至半酣，董林一甩
长发，说，如果我能当上丹城的市
长，就办一本高品质的文学期刊，
稿费开价全国最高。

李四接话说，当市长？说的
轻松，我还想当省长呢！

董林一脸醉意，目光迷离，看
了看李四说，你想当省长那根本
不靠谱。

李四反问，那你当市长就靠
谱呗！

董林用手拢一下长发，说，别
狗眼看人低，好不？

李四霍地站起，质问董林，你
怎么说话呢？这不是骂人吗？

张三也站起来，把李四按到
座位上，李四，你何必这么较真，
怎么说董林弟弟也是奔咱老大来
的朋友呀！

李四听后，白了一眼张三，也
白了一眼董林，不语了。

董林从省城回去不久，我又
有业务需要去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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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中，我给董林打了电话，
说我和张三李四下午到达丹城。

董林很热情，电话里说，大
哥，今晚咱们好好热闹热闹，我
找个丫头陪你喝酒，她是写诗
的，发表了很多诗歌。

我调侃回答说，好，今晚开
荤！

放下电话，李四问我，老
大，是不是董林？

我点点头。
李四就说，老大，董林那小

子，以后还是少搭理他！我觉
得他挺狡猾。看人时，那双小
眼睛在镜片后滴溜溜直转，是
个看谁有用就交谁的主儿。看
你能帮他发表小说，就盯住你
不撒手了。

张三手握方向盘，一边注
视前方，一边说，李四，你能不
能别太小人？董林不就是说了
你当省长是不靠谱的事吗？你
就埋汰人家！依我看，董林不
是狡猾的人，即便狡猾，也算不
上高手。真正高手的狡猾，是
让你看不出来的。

听完张三的话，我盯住他
看了老半天，没有想到，一个开
车的司机，竟把人生的经验悟
得这样深透，真是三人行必有
我师呀！

到了丹城，安排住下后，我
带张三李四到了董林定的酒
店。见面后，董林把一个叫豆
豆的女诗人给我做了介绍，并
安排她坐在我旁边。

董林还嘱咐豆豆说，今晚
的酒，你要陪我大哥喝好！

我们喝当地军马场产的
60 度小烧酒，让我惊讶的是，
诗人豆豆和我们喝同样的酒，
心里暗想，难怪她选择了诗歌。

酒劲真的是很大，喝了一阵
后，胸膛内像火一样燃烧起来。

这时，董林提议，让豆豆把

她近期的诗歌给大家朗读一
下，以助酒兴。

豆豆就从手机朋友圈找出
她自己的诗，给大家朗读。当读
到“秋天把阳光遗弃”时，豆豆竟
然孩子一般“哇”地大声哭起来。

大家开始安慰豆豆。
豆豆安静下来后，大家又

起哄，让我也朗读。
我站起来，朗读了里尔克

的《秋日》：……让风吹过牧场，
让枝头最后的果实饱满。由于
酒力的作用，我的身体开始摇
晃，有些站立不稳，我便把我的
胳膊顺势搭在了豆豆的肩上，
继续朗读。

无疑，这晚的酒我又喝高
了。第二天，在丹城勉强办理
完业务后，就匆匆打道回府。

回来的第三天下午，公司
老总电话我，让我到他的办公
室去一下。见到老总后，他一
脸的严肃，对我说，你借外出开
展业务之便，与当地文学女青
年勾肩搭背，竟然还搂着人家
女孩子的脖子朗诵诗。

接着，老总拿出手机，给我
看了那晚我在丹城喝酒的视频。

视频的近镜头是我的一只
胳膊搭在豆豆的肩上，而非老
总说的搂着脖子。

顿时，我觉得头有些发胀。
老总又说，你的行为给公司

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为此你被免
去公司业务经理的职务。你现
在回办公室等着吧，四点钟接任
你的人去和你办理交接。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用
依恋的目光看着办公室的每一
个角落。

这时，门被敲响，我看下
表，四点整。

进来的竟是司机张三，这
让我目瞪口呆。

我的目光久久地盯着张三。


